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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感
覺
很
奇
怪
，
總
是
變

動
不
居
。
如
果
說
沒
有
永
遠
的

敵
人
，
那
是
因
為
連
愛
恨
哀
樂

也
分
秒
在
變
。
當
然
有
人
會
痛

恨
他
人
一
生
，
但
這
主
要
是
一

項
選
擇
。

一
位
食
評
人
談
到
自
己
從
前
如
何

害
怕
芫
荽
，
覺
得
那
氣
味
如
臭
蟲
，

但
後
來
愛
上
了
這
﹁
香
菜
﹂，
還
用
它

來
寫
成
了
食
譜
，
內
裡
的
轉
機
，
是

因
為
新
的
經
驗
產
生
了
，
改
變
及
沖

淡
了
負
面
的
記
憶
及
評
價
。
這
情
況

經
常
在
食
物
方
面
出
現
，
正
如
這
位

食
評
人
說
，
許
多
與
美
味
感
受
的
連

結
，
跟
家
人
和
朋
友
分
享
食
物
的
愉

快
經
驗
相
關
，
那
些
快
樂
蓋
過
了
臭

蟲
的
氣
味
感
覺
，
新
的
聯
想
內
容
便

是
歡
笑
聲
、
鬼
臉
和
擁
抱
，
以
及
互

相
傳
遞
食
物
的
關
懷
親
切
。

對
，
聯
想
是
改
寫
的
主
因
，
但
還

有
開
放
的
態
度
和
容
讓
新
的
經
驗
湧
上
，
取
代

舊
日
子
。

我
便
曾
經
從
熱
愛
倫
敦
到
極
度
害
怕
，
再
到

輕
鬆
地
拜
訪
倫
敦
。
這
個
歷
程
是
因
為
曾
經
熱

愛
某
人
。
那
年
他
在
倫
敦
。
我
從
清
晨
的
希
斯

路
機
場
踏
上
快
車
，
為
要
給
酣
睡
的
他
一
個
驚

喜
。
他
從
夢
中
被
敲
門
聲
驚
醒
，
惺
忪
地
為
我

的
突
然
來
訪
感
到
被
侵
犯
，
怒
氣
沖
沖
，
冷
卻

並
摧
毀
了
年
輕
的
我
的
熱
情
。
我
從
此
有
整
整

十
年
的
時
間
不
敢
踏
足
倫
敦
，
那
創
傷
其
實
跟

這
個
城
市
無
關
。
及
後
，
一
次
業
務
使
我
重
臨

此
地
，
觀
藝
的
經
驗
使
我
心
滿
意
足
，
對
過
去

的
不
愉
快
甚
至
連
帶
對
那
個
使
我
傷
心
欲
絕
的

人
都
寬
容
起
來⋯

⋯

後
來
愈
來
愈
愛
倫
敦
了
，
由
於
愉
快
的
經
驗

累
積
愈
來
愈
多
，
而
跟
那
個
有
倫
敦
背
景
的
人

也
和
好
如
初
；
他
的
倫
敦
經
驗
原
來
很
淡
薄
，

不
如
我
的
豐
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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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文
滿
林

感覺交替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繆
蓮
仙
的
︽
夢
筆
生
花
︾
原
稱
︽
文
章
遊

戲
︾，
郭
沫
若
有
︽
陳
雲
貞
﹁
寄
外
書
之
謎
﹂︾

一
文
記
述
此
人
此
書
：
﹁
對
於
繆
艮
，
倒
是
要

替
他
呼
籲
一
下
，
這
個
人
是
一
位
很
有
才
華
的

人
﹂，
﹁
他
有
二
女
四
子
，
家
庭
負
擔
很
重
，

到
處
去
教
書
、
從
事
賣
文
為
活⋯

⋯

單
是
︽
文
章
遊

戲
︾
就
編
了
四
編
，
其
中
收
集
了
自
己
署
名
的
文
章

二
百
二
十
篇
，
還
有
好
些
署
別
人
名
字
的
文
章
，
事

實
上
也
是
他
做
的⋯

⋯

﹂

郭
沫
若
又
說
：
﹁︽
文
章
遊
戲
︾
在
今
天
雖
然
很

少
人
知
道
了
，
但
在
當
年
八
股
文
統
治
的
時
代
，
它

作
為
叛
逆
者
，
吹
入
了
一
股
涼
風
，
大
受
歡
迎
。
﹂

當
中
有
一
篇
︽
行
室
記
︾︵
作
者
徐
忠
，
不
知
何
許

人
也
，
說
不
定
也
是
繆
蓮
仙
的
化
名
︶，
恰
似
昔
日

小
報
的
異
味
小
品
，
堪
證
那
真
是
一
股
﹁
叛
逆
﹂
的

﹁
涼
風
﹂—

—

﹁
丙
午
夏
，
余
客
東
粵
，
於
番
舶
中
見
一
物
，
不

知
番
人
何
名
。
譯
之
者
曰
，
是
名
﹃
行
室
﹄。
會
其

意
，
猶
云
出
行
者
可
借
以
代
室
家
耳
。
其
物
輕
便
，

收
藏
小
匣
中
可
作
枕
，
疊
如
一
片
絮
，
作
摺
扁
人
形
，
眉
目
宛

然
，
五
官
端
好
。
尻
尾
有
螺
旋
，
去
其
旋
以
牙
管
貫
氣
，
令
極

足
，
乃
旋
之
，
則
自
頂
至
踵
圓
滿
成
女
形
。
胸
有
乳
，
腹
有

臍
，
胯
有
陰
，
深
八
寸
許
，
可
受
交
媾
。
髮
可
髻
，
身
可
衣
，

足
可
履
。
無
補
綴
縫
紉
之
痕
，
若
魚
泡
然
，
光
亦
類
之
。
白
如

綾
，
而
有
血
肉
之
澤
，
香
馥
襲
人
，
擁
之
而
目
真
。
所
謂
豐
足

有
餘
，
柔
若
無
骨
者
。
眼
光
媚
人
，
凝
睇
微
笑
，
第
不
能
言

耳
。
其
衣
履
之
物
，
亦
悉
具
於
匣
中
。
狀
乃
西
洋
婦
，
黃
毛
碧

眼
，
稍
覺
可
嫌
。
令
其
制
為
中
國
華
女
態
，
必
有
動
人
者
矣
，

量
亦
無
不
可
者
。
收
藏
時
去
旋
洩
其
氣
，
則
仍
薄
如
紙
。
竟
不

察
何
物
所
造
。
據
譯
者
言
以
海
魚
皮
為
之
，
綴
以
神
膠
。
雖
多

事
，
較
嚴
氏
父
子
以
金
銀
造
美
人
作
溺
器
，
則
相
去
遠
矣
。
其

價
十
餘
金
，
亦
有
小
婢
值
也
。
西
番
靡
費
蠱
惑
我
中
國
多
此

類
。
﹂

文
末
照
例
有
一
小
段
﹁
繆
蓮
仙
曰
﹂
：
﹁
行
室
，
俗
名
客

妻
，
義
同
。
遊
粵
者
亦
多
購
之
。
旅
客
蕭
條
，
聊
以
遣
興
。
然

視
日
尋
術
院
，
至
金
盡
床
頭
，
而
不
能
作
歸
計
者
，
差
勝
一

籌
。
﹂﹁
行
室
﹂
原
意
為
臨
時
搭
蓋
的
住
所
，
此
詞
多
見
於
舊

小
說
，
如
蒲
松
齡
︽
聊
齋
志
異
︾
有
︽
狼
三
則
︾
：
﹁
一
屠
暮

行
，
為
狼
所
逼
，
道
傍
有
夜
耕
者
所
遺
行
室
，
奔
入
伏
焉
。
﹂

︽
夢
筆
生
花
︾
與
︽
珠
江
名
花
小
傳
︾
都
是
﹁
叛
逆
﹂
文

章
。
︽
珠
江
名
花
小
傳
︾
裡
也
有
賣
笑
不
賣
身
的
烈
女
，
如

﹁
絕
粒
﹂︵
絕
食
︶
抗
議
的
大
奀
︵
未
成
年
︶、
如
聲
稱
﹁
投
繯

赴
河
﹂
反
壓
迫
的
鳳
彩
︵
年
十
五
︶。
也
有
香
艷
描
述
如
︽
文

采
︾
：
﹁
芳
草
街
良
家
女
王
翠
鳳
，
小
字
大
姑
，
年
及
笄
，
貌

亦
豐
盈
以
莊
，
柔
若
無
骨
，
雙
鉤
絕
纖
小
。
性
簡
默
，
客
至
，

但
回
眸
一
笑
，
欠
身
凝
睇
而
已
。
﹂
又
如
︽
阿
富
︾
：
﹁
阿

富
，
年
及
笄
，
性
柔
婉
，
毫
無
妖
冶
態
，
雙
鉤
亦
纖
小
。
言
談

端
謹
，
舉
止
矜
莊
，
水
榭
中
並
無
此
等
品
格
。
使
置
閨
閣
，
斷

不
凝
為
青
樓
人
物
也
。
﹂

兩
章
都
有
﹁
雙
鉤
﹂
之
說
，
那
是
指
女
子
纏
足
，
在
明
清
才

子
眼
中
，
倒
是
無
比
銷
魂—

—

︽
蕉
帕
記
︾
有
︽
幻
形
︾
曰
：

﹁
妝
罷
脂
香
在
手
，
行
來
羞
蹴
雙
鉤
。
﹂︽
聊
齋
志
異
︾
有
︽
寄

生
︾
曰
：
﹁
㠥
松
花
色
，
細
褶
繡
裙
，
雙
鉤
微
露
，
神
仙
不
啻

也
。
﹂

行室與雙鉤
葉　輝

琴台
客聚

北
京
最
近
舉
行
大
規
模
的
﹁
向
侯
伯

宇
同
志
學
習
運
動
﹂，
舉
行
他
的
先
進
事

跡
報
告
會
。
︽
人
民
日
報
︾
發
表
整
版

的
報
告
會
發
言
摘
編
。
由
於
其
中
有
一

篇
是
由
他
弟
弟
侯
伯
文
寫
的
悼
念
文

字
，
使
我
知
道
他
就
是
我
的
學
生
侯
伯
元
和
侯

德
燕
的
親
弟
弟
。

侯
伯
宇
應
該
就
是
侯
鏡
如
的
兒
子
。
侯
鏡
如

是
原
國
民
黨
高
級
軍
官
，
但
早
已
與
共
產
黨
有

聯
繫
，
大
革
命
時
期
曾
參
加
共
產
黨
。
解
放
前

夕
來
港
，
策
動
許
多
國
民
黨
高
級
將
領
起
義
，

解
放
後
到
北
京
擔
任
要
職
，
逝
世
前
擔
任
全
國

政
協
副
主
席
。

他
的
兒
子
侯
伯
元
和
女
兒
侯
德
燕
，
在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曾
在
我
所
執
教
的
培
僑
中
學
就

讀
，
並
都
曾
受
教
於
我
。
我
還
擔
任
過
侯
伯
元

的
班
主
任
。
他
們
兩
位
，
都
是
好
學
的
好
學

生
，
成
績
優
異
。
解
放
後
回
北
京
升
學
，
學
有
所
成
，
都

成
為
專
家
。
侯
伯
元
曾
擔
任
內
蒙
古
大
學
副
校
長
，
現
已

退
休
。
侯
德
燕
赴
美
從
事
癌
症
研
究
，
成
為
著
名
醫
學
專

家
。
其
弟
侯
伯
文
，
現
任
全
國
政
協
委
員
，
在
香
港
曾
見

過
幾
面
。
但
因
不
是
我
的
學
生
，
不
算
太
熟
。

解
放
前
他
們
一
家
住
在
跑
馬
地
，
我
因
家
訪
便
與
侯
鏡

如
老
先
生
稔
熟
。
後
來
他
們
舉
家
遷
居
北
京
，
我
曾
多
次

在
赴
京
時
趨
前
拜
候
他
。
至
於
侯
伯
元
，
近
年
赴
京
與
校

友
聚
會
時
，
常
有
見
面
。

侯
伯
宇
的
事
跡
，
是
根
據
侯
伯
文
的
發
言
，
方
略
知
一

二
。
他
一
九
四
七
年
以
全
國
第
一
的
成
績
考
入
清
華
大

學
，
抗
美
援
朝
時
投
軍
從
戎
，
後
再
考
入
中
國
科
學
院
當

研
究
生
。
後
來
踏
上
支
援
大
西
北
的
征
程
，
為
祖
國
的
科

學
教
育
事
業
奮
鬥
終
生
。

他
是
著
名
的
理
論
物
理
學
家
，
他
的
一
生
，
又
培
養
出

眾
多
傑
出
的
物
理
學
者
。
其
中
有
十
五
名
國
際
知
名
的
學

術
帶
頭
人
，
十
名
國
際
著
名
學
術
基
金
獲
得
者
，
五
名
國

家
和
省
級
科
技
進
步
獎
的
獲
得
者
。

他
有
三
個
﹁
拒
絕
﹂
：
拒
絕
不
負
責
任
的
推
薦
，
拒
絕

不
講
原
則
的
說
情
，
拒
絕
不
關
學
術
的
虛
名
。
在
學
術
界

存
在
不
正
之
風
之
際
，
這
是
難
能
可
貴
的
。

他
在
二
○
○
九
年
診
斷
有
膀
胱
癌
，
與
癌
症
奮
鬥
一

年
，
前
年
三
月
逝
世
。
在
彌
留
之
前
，
他
還
說
，
再
給
他

兩
三
年
的
時
間
，
他
還
可
完
成
一
項
學
術
上
的
重
大
突

破
。

侯氏兄弟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最
近
香
港
的
二
手
樓
盤
相
當
缺
乏
，
大
型
屋
㢏
單
位

的
價
格
已
經
達
到
了
每
平
方
呎
一
萬
三
千
元
，
一
個
樓

盤
往
往
有
幾
個
買
家
追
逐
，
而
且
不
少
是
連
租
約
出

售
，
買
家
根
本
沒
有
機
會
睇
樓
，
地
產
經
紀
催
買
家
五

分
鐘
之
內
付
出
支
票
落
訂
金
，
否
則
下
一
個
買
家
會
把

單
位
搶
到
手
。
這
種
情
況
，
對
於
買
家
極
不
公
平
。

睇
樓
是
保
障
買
家
利
益
的
一
個
重
要
條
件
。
筆
者
最
近
睇

樓
，
發
現
了
香
港
島
地
區
的
一
些
大
型
屋
㢏
二
十
年
樓
齡
左

右
的
樓
宇
，
其
結
構
很
有
問
題
，
出
現
了
食
水
管
和
污
水
管

長
期
滲
漏
的
情
況
，
對
於
石
屎
地
台
造
成
了
嚴
重
的
侵
蝕
，

鋼
筋
生
㢛
，
天
花
板
的
石
屎
爆
裂
嚴
重
，
其
中
以
廁
所
和
浴

室
的
情
況
最
為
嚴
重
，
這
和
當
年
用
的
材
料
有
很
大
關
係
，

屎
管
、
電
線
管
都
是
生
鐵
鑄
成
的
，
不
走
外
牆
而
收
藏
在
下

一
層
的
石
屎
天
花
板
之
內
，
由
於
管
道
生
㢛
，
使
用
壽
命
只

有
二
十
年
，
若
不
更
換
，
樓
宇
殘
破
程
度
好
像
六
十
年
的
舊

樓
。這

些
樓
宇
的
一
個
特
點
，
就
是
在
大
廈
的
外
牆
看
不
到
食

水
喉
和
污
水
喉
，
所
有
的
管
道
收
藏
在
主
人
廁
所
裡
面
的
一
個
垂
直
天
井

下
面
，
維
修
非
常
困
難
。
如
果
要
更
換
管
道
，
上
層
往
下
層
的
住
客
都
要

搬
出
一
個
月
，
這
在
技
術
上
根
本
無
法
做
到
。
所
以
更
換
管
道
的
方
便
性

成
為
了
大
難
題
，
日
積
月
累
，
百
病
叢
生
。
這
些
大
廈
都
有
一
個
特
點
，

只
要
入
屋
一
看
，
就
可
以
看
到
許
多
地
方
特
別
是
廁
所
和
廚
房
，
都
裝
上

假
天
花
，
掩
蓋
天
花
板
石
屎
的
剝
落
，
所
有
的
電
線
都
改
作
為
明
線
。

買
到
了
這
些
單
位
的
新
業
主
，
將
會
面
臨
㠥
隨
時
爆
水
管
，
食
水
和
污

水
流
入
下
層
，
被
下
層
的
業
主
索
償
十
萬
計
的
風
險
。
所
以
，
連
租
約
放

盤
，
是
港
島
大
型
屋
㢏
的
業
主
玩
弄
擊
鼓
傳
花
的
一
個
手
法
，
把
風
險
轉

嫁
給
買
家
，
買
家
根
本
沒
有
機
會
看
樓
，
根
本
不
知
道
裡
面
的
危
機
四

伏
，
結
果
買
到
需
要
作
出
漏
水
賠
償
的
爛
樓
，
欲
哭
無
淚
。
即
使
收
回
樓

宇
，
因
為
裡
面
的
石
屎
已
經
剝
落
，
電
器
的
管
道
全
部
生
㢛
，
刺
穿
了
電

線
，
隨
時
漏
電
造
成
傷
亡
或
者
短
路
沒
有
電
力
可
用
。
一
個
八
百
呎
左
右

的
單
位
，
如
果
要
重
新
修
葺
，
裝
修
費
起
碼
得
到
六
十
萬
元
。
所
以
，
不

准
睇
樓
的
連
租
約
的
樓
盤
，
處
處
是
陷
阱
，
千
萬
不
要
上
當
。

若
果
要
知
道
這
個
屋
㢏
的
殘
破
情
況
，
最
好
的
辦
法
，
就
是
詢
問
同
區

的
裝
修
店
舖
，
老
闆
就
會
如
數
家
珍
，
說
出
這
些
樓
宇
的
問
題
所
在
。
另

外
一
個
評
估
風
險
的
方
法
，
就
是
看
這
個
物
業
成
交
的
頻
密
程
度
，
田
土

廳
登
記
有
清
晰
的
紀
錄
，
買
家
買
入
不
足
兩
年
，
就
連
租
約
出
售
，
不
少

都
是
化
妝
樓
，
裡
面
的
管
道
完
全
沒
有
更
換
，
可
以
看
到
的
浴
缸
和
洗
手

盤
、
櫥
櫃
非
常
漂
亮
。
入
住
之
後
，
就
要
急
急
拋
售
了
。

買樓處處陷阱
范　舉

古今
談

皇
仁
書
院
一
百
五
十
年
校
慶
，

找
來
了
一
班
戲
劇
界
的
畢
業
生

編
、
導
、
演
了
一
個
由
中
英
劇
團

製
作
的
原
創
劇
︽
完
不
了
的
最
後

一
課
︾。
看
看
工
作
人
員
名
單
：

陳
鈞
潤
、
盧
偉
力
、
傅
月
美
、
陳
桂

芬
、
鄧
樹
榮
、
張
可
堅
、
李
淑
君
、
胡

麗
英
等
，
都
是
劇
界
好
友
。
大
家
為
了

一
間
歷
史
悠
久
的
老
牌
學
府
的
盛
事
出

力
，
眾
志
成
城
上
演
了
一
齣
以
教
育
為

主
題
的
校
慶
劇
。

近
年
中
英
劇
團
彷
彿
與
教
育
結
下
了

不
解
緣
。
粗
略
算
算
，
它
曾
上
演
的
包

括
：
︽
芳
草
校
園
︾、
︽
冰
鮮
校
園
︾、

︽
相
約
星
期
二
︾
等
，
都
是
關
於
師
生
情

誼
的
劇
目
。
其
中
︽
相
︾
劇
更
在
香
港

和
多
個
城
市
重
演
了
接
近
十
次
，
演
出

超
過
一
百
場
，
這
個
月
底
又
再
次
在
理

工
大
學
演
出
。
中
英
對
以
教
育
為
主
題

的
戲
劇
情
有
獨
鍾
，
相
信
與
它
本
身
特

別
重
視
戲
劇
教
育
的
理
念
有
關
。

︽
完
︾
劇
既
是
為
了
皇
仁
校
慶
而
製

作
，
全
劇
故
事
圍
繞
㠥
此
書
院
和
觀
眾
通
過
這
個

劇
認
識
皇
仁
的
歷
史
和
教
育
理
念
自
是
理
所
當

然
，
亦
是
意
料
之
中
之
事
。
所
以
，
舞
台
下
的
我

一
直
在
等
待
在
舞
台
上
的
皇
仁
之
內
發
生
那
未
完

成
的
最
後
一
課
。
令
我
意
想
不
到
的
是
，
那
一
課

竟
然
在
一
間
荒
廢
的
粉
嶺
村
校
完
成
，
與
全
劇
的

主
體—

—

皇
仁
並
無
太
直
接
的
關
係
。
我
猜
想
編

劇
小
組
可
能
想
表
達
作
育
英
才
其
實
不
應
囿
於
某

一
校
、
某
一
處
，
而
是
無
遠
弗
屆
，
遍
地
開
花

吧
！︽

完
︾
劇
場
刊
內
附
有
數
個
名
為
﹁
香
港
教
育

發
展
史
大
事
紀
﹂
的
列
表
，
分
別
記
載
㠥
清
初
、

英
國
殖
民
時
期
、
日
本
侵
華
時
期
至
今
天
的
香
港

的
教
育
發
展
史
，
讓
讀
者
概
略
地
認
識
香
港
近

三
、
四
百
年
的
教
育
情
況
，
令
︽
完
︾
劇
的
場
刊

更
具
可
讀
性
。

場
刊
封
面
印
有
皇
仁
的
校
徽
，
上
面
寫
㠥
校
訓

﹁
勤
有
功
﹂。
此
三
字
曾
在
全
劇
完
場
時
投
影
在
舞

台
上
，
那
時
候
我
不
禁
笑
了
起
來—

—

嘿
！
勤
有

功
之
後
是
戲
無
益
，
相
信
這
班
戲
劇
人
校
友
絕
對

不
會
同
意
﹁
戲
﹂
無
益
吧
？
︵
一
笑
︶

皇仁書院校慶劇
小　蝶

演藝
蝶影

多
年
沒
再
如
此
細
看
時
裝
發
佈
。

事
實
沒
太
大
興
趣
參
與
靚
人
靚
景
時
尚
活

動
久
矣
。

說
自
己
失
去
對
設
計
的
興
趣
也
未
必
，
如

非
工
作
，
一
般
情
況
就
害
怕
太
熱
鬧
。

二
十
年
前
，
當
時
世
上
最
大
的
布
料
展
，
德
國

法
蘭
克
福
舉
行
的Interstoff

移
師
亞
洲
，
定
址
當
年

亞
太
地
區
最
重
要
的
時
裝
中
心—

—

香
港
。
筆
者

有
幸
出
任Interstoff

A
sia

首
航
代
言
人
兼
開
幕
演
出

設
計
師
，
亦
在
其
後
幾
年
參
與
活
動
。
隨
㠥
時
裝

活
動
在
香
港
漸
次
被
其
他
行
業
取
代
其
重
要
性
，

本
地
成
為
區
內
會
議
及
展
覽
中
心
，
相
比
之
下
時

裝
貿
易
一
再
起
飛
的
特
區
，
卻
在
設
計
及
製
作
相

關
的
展
覽
上
不
單
止
停
步
，
簡
直
倒
退
！

德
國
布
料
展
有
見
及
此
，
十
年
前
，
除
香
港
外

在
上
海
落
地
，
加
推
其
內
地
事
業
。

十
，
是
一
個
好
數
目
。

二
十
年
香
港
，
十
年
上
海
，Interstoff

向
舊
人
招
手
，
筆
者

再
次
為
他
們
㜞
力
，
以
他
們
的
布
料
參
展
商
的
出
品
設
計
並

製
作
系
列
，
作
為
上
海
的
開
幕
秀
。

忙
碌
了
兩
個
多
月
，
來
到
開
騷
時
刻
，
我
沒
有
留
在
後

台
，
更
沒
有
坐
在
貴
賓
席
上
，
而
是
藏
入
模
特
操
出
台
前
，

一
面
走
，
一
面
笑
容
滿
瀉
或
表
情
豐
富
，
眼
望
的
方
向—

—

攝

影
機
及
攝
影
記
者
站
立
的
拍
攝
台
。

站
在
如
此
不
顯
眼
的
浦
東
上
海
新
展
覽
館
幽
暗
的
一
角
，

把
自
己
作
為
一
名
局
外
人
，
以
客
觀
、
批
判
態
度
審
視
自
己

作
品
，
挑
剔
其
中
不
是
，
是
為
功
課
。

這
十
月
中
旬
亦
是
上
海
時
裝
周
，
不
少
設
計
師
及
品
牌
正

在
浦
西
新
天
地
的
中
央
湖
搭
建
的
演
出
台
上
展
示
出
品
。
應

邀
前
往
，
看
了
好
幾
位
之
前
連
名
字
也
未
曾
聽
過
的
設
計
師

作
品
，
竟
然
帶
來
驚
喜
，
今
天
中
國
的
年
輕
同
業
成
績
斐

然
，
水
平
甚
高
。

每
年
十
月
，
不
少
內
地
設
計
比
賽
進
入
最
後
階
段
，
年
輕

參
賽
者
緊
張
等
候
宣
判
。

筆
者
擔
任
了
有
八
年
歷
史
的
杭
州
著
名C

ocoon

杯
賽
事
的

評
委
七
年
了
。
而
在
北
京
舉
行
的
香
港
品
牌Jeansw

est

，
中
國

現
存
歷
吏
最
長
時
裝
設
計
比
賽
：
真
維
斯
杯
，
第
二
十
一

屆
，
在
下
亦
已
擔
任
評
委
十
一
屆
。
幾
乎
是
看
㠥
這
些
比
賽

及
健
兒
成
長
。

最
大
的
得
益
？

從
年
輕
設
計
師
身
上
，
感
染
那
份
朝
氣
之
外
，
更
收
穫
新

鮮
的
靈
感
，
得
到
不
止
樂
趣
，
更
裨
益
自
己
設
計
工
作
的
激

勵
。

︵
本
期
起
，
此
欄
由
香
港
時
裝
設
計
師
鄧
達
智
寫
作
︶

向年輕人學習
鄧達智

此山
中

提起公廁（廁所），就不期然想起往日坊間流傳
的兩首如廁的打油詩，「蹲下一團和氣，起來萬
事亨通」，「腳踏黃河兩岸，手拿機密文件，前面
機槍掃射，後面炮火連天。」可謂傳神之至。此
乃形容幾十年前如廁的「㢀式」公廁的設備狀
況。當下的公廁及其設備大致都改裝坐式，舒服
好多。然「㢀式」都有，但漸已式微少見了。或
者從記憶中才能尋找到它們的坐落、樣貌和「風
景」。
有說看街頭公廁最能體現城市發展的變遷。此

話雖說有點過甚，但也不無道理。就以香港島街
頭公廁來說，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至今的幾十年
間，無論在數目上或是在設計、設備上都有顯著
的變化。有些獨特的公廁隨㠥城市不斷發展而消
失。要尋找這些消失的獨特公廁，只有在依稀的
記憶中慢慢追尋。
要數香港島市區具有獨特「風格」的公廁，當

少不了西環堅尼地城、西營盤、中上環一帶，數
量也最多。所謂獨特者，當然與普通常見的公廁
不同。例如西營盤區就有兩個甚具特色的公廁。
一個在第二街與西邊街之馬路地下，上面行車，
下面如廁，別具一番滋味和「風景」。類似這種形
式的，在皇后大道西高陞戲院的一條「雀仔橋」
下邊也有一個公廁。所不同的是，該廁所建築在
「雀仔橋」下邊，橋上面馬路用作行人，直通國家
醫院（即西營盤醫院）。這條雀仔橋成弓形，頗有
特色，至今還在。公廁建在下面與行車馬路一牆
之隔。一邊如廁，耳邊就清晰聽到行車聲及震動
聲。以上兩個「地下」公廁都在八十年代被市政
事務署封閉。只是封而不拆，還能憑弔一番。
除此之外，在上環之威靈頓街與皇后大道中的

夾角位，還有一間建在馬路底下的公廁，至今還
在「營運」。這所馬路底下的公廁，與西營盤第二
街和高陞戲院雀仔橋之地下公廁有點區別，入地
頗深，廁位較闊，照明較光。不似以上兩間地下
公廁昏昏暗暗，臭味熏天。大抵因為所處的地段
區份不同。但有一樣是劃一的，都是「蹲」式設
計（㢀），一條直渠，每隔一段時間就放水沖廁。
說來有點尷尬，碰巧如廁時放水，隨時「中招」，
水花弄至屁股或褲腳濕晒。值得一說的是，這所
深度地下公廁所處的位置，除了位於中環鬧市之
外，其對面就是在數十年前最有名的高檔茶樓
「得雲茶樓」。在八十年代初已被拆卸改建成為一
座三十多層高商廈和公園仔。
現在還有另一所地下公廁，就在中環街市西面

接近皇后大道中之間。不在馬路下面，而在街市
地底。現存的兩所中環地下公廁，應是經過多番
裝修和改建，已經不是早年興起的「蹲式」
（㢀），而是坐式（坐塔），如廁頓感舒服好多。廁
內燈光火㠥，乾淨通爽。當然與舊式地下公廁不
可比擬。筆者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居於港島西
區，又是因為從事三行建築，四處遊走之故，對
這些公廁並不陌生，頗有印象，經常「幫襯」。感
覺港島的街頭公廁特多，而地下公廁也多。未知
九龍半島有沒有這些馬路地底的公廁的興建和
「存貨」。地下公廁算是香港島的另一類型的獨特
「風景」吧。

除了以上所說的多個地下公廁之外，還有另類
別具「風格」的公廁，不是建在馬路地下，而是
建在馬路中間的，公廁左邊及右邊就是行車的馬
路，車來車往，便急的人要趕去如廁非要打醒十
二分精神不可。這類馬路中的公廁在香港島特別

多見。例如在西環堅尼地城電車路與爹核士街之
夾角位就有一間；在石塘咀水街與皇后大道西也
有一間；在灣仔春園街與交加街之間另有一間；
在鵝頸橋電車路還有一間；在北角華豐國貨公司
西面電車站也有一間。有些馬路中間的公廁現今
仍然可見，然有些早已「毀屍滅跡」不見蹤影
了。
這是因為城市的發展和變遷，馬路少汽車愈來

愈多。若然現在一些熱鬧街道中間還「擺」㠥間
公廁是不是有點「怪誕」和「老土」大煞風景，
更莫說浪費公地了。但四五十年前與今時今日的
環境截然不同。過去市區人口少，汽車流動量更
少。將公廁建在當街當巷的
馬路中間，大大方便附近居
住市民如廁解急之便也。
談到公廁，上了年紀的人

都有一種感覺，街頭公廁愈
來愈少，不似四五十年前隨
街可見的「盛況」。當然理
解，那是社會變遷的必然所
致。過去公廁多，是因為樓
房建設簡陋，許多三四層高
的住宅沒有廁所設計和配
備，如廁就得落樓去公廁解
決，越多勞苦大眾基層勞工
居住的地區就越多見公廁。
當然部分是因為方便旅遊人
士而考慮的，一部分也為外
出工作的人而設。
隨㠥社會的發展和變遷，

當下的公廁也在變革，因為

樓宇結構使每座大廈每層每個單位都有廁所，半
夜三更人有三急也無需跑去街頭公廁解決。眾多
的酒樓食肆也有。最顯著的變化是，街頭的公廁
愈來愈少，然各種大型建築及商場的公廁則有增
無減，而且非常講究和科學。有些甚至有專人管
理和服侍，令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公廁的變
革，雖說是小事，但也是大事。往往令外來遊客
留下深刻印象，成為一道亮麗的風景，增添許多
名牌效應。
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港府當局為了改

變香港大都會形象，打造旅遊之都，不惜花費四
百多萬元在維多利亞公園西面鄰近百德新街之馬
路旁興建一座美輪美奐全港最貴最豪華公廁，目
的就是吸引更多的外地遊客來港旅遊消費。改革
全港公廁就是其中一環。由此可見，公廁對大都
會城市的影響和效應的重要地位。可惜這座全港
建費最貴的豪華公廁卻因公園改建而清拆。

從街頭公廁的演進看城市變遷

■大棠道公廁。 資料圖片


